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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踏入一个陌生的城
市，我的首要任务，便是寻觅那能勾
起无限思绪的一碗螺蛳粉。

我打开外卖软件搜索“螺蛳粉”，
仅有的几家，挨个尝试，仍找不到我
魂牵梦绕的那个味。作为螺蛳粉的
老饕，没有贴合味蕾的螺蛳粉，这个
城市在我心里便有些生分。

周末，我和老公想要改善下伙
食，在喧嚣的街巷里穿梭着寻找美
味。不经意的转角，一家新开的螺蛳
粉店映入眼帘。店面朴素无华，门楣
上悬挂的辣椒串与店内错落有致的
绿植相映成趣。

推开门扉，店内灯光柔和，墙上
贴满了食客留下的温馨留言，店墙上
挂着几幅手绘的螺蛳粉制作流程图，
增添了几分生活的气息。

我们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服
务员微笑着递上菜单，那上面“月光
螺蛳粉”几个字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诱
人。

“月光”二字唤醒我舌尖上的记
忆，成家之后第一个中秋节，奶奶做

的一碗螺蛳粉，至今让我魂牵梦
绕难以忘怀。

犹记得的那一天，“吃饼赏
月，不如我们邀明月聚餐，岂不
乐哉！”我突如其来的提议打乱
家人的晚餐计划，家人愕然，觉
得将桌椅搬到天台很麻烦。奶
奶却第一个附和道：“好主意，我
孙女儿爱吃螺蛳粉，今天做一锅
螺蛳粉顺便给月儿仙女也尝个
鲜。”

奶奶借着皎洁的月光，用她
那双布满皱纹的手，为我烹制她
心中的“月光螺蛳粉”。

奶奶从挑选食材到熬制螺
蛳粉的过程毫不含糊。首先精

心挑选食材。熬制出浓郁鲜美的螺
蛳汤底、米粉的选择同样讲究，既要
保证Q弹爽滑，又不能过分软糯，与
汤底的融合恰到好处。

接着在锅中依次铺陈：翠绿的青
菜、金黄的腐竹、酸脆的木耳与豆角、
还有那必不可少的红油与酸笋。小
火熬煮 30 分钟，迅速将滑嫩的米粉

“丢”进滚水中烫熟，捞出后铺于碗
中，最后淋上那一勺热气腾腾、香气
扑鼻的螺蛳汤。不到片刻，一碗色香
味俱全的螺蛳粉便呈现在面前，在月
光的映照下，红亮的汤底与洁白的米
粉交织，让人垂涎欲滴。

月光下，我们围坐一起，笑声与
嗦螺蛳粉的声音交织成为我心中最
温暖的记忆。月光照在碗里，光晕浅
淡，我生怕惊扰那一抹“熟睡”的月
光，静静地守着，仿佛这样就能将这
份幸福永远留住。

奶奶即兴教我一首儿歌，奶奶一
句我便跟一句：“螺蛳粉，香又辣，家
乡味道顶呱呱。 红油飘，米粉滑，一
碗下肚笑哈哈”。

窗外起风，轻拂着窗棂，这是我
在异乡的第二个秋天，倏忽间想起西
晋张翰的“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
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
兮仰天悲。”秋风仿佛穿越了千年的
时光，与我此刻的心境不谋而合。我
问乡愁难忘，何以解忧？他指了指家
乡的方向，还有河中欢快游弋的鲈
鱼，淡然一笑拂之。

如今，独自在外闯荡的我，每每
品尝螺蛳粉，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奶
奶熬煮的那碗伴着月光的螺蛳粉，以
及萦绕在耳畔的那首儿歌，它已成为
我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无论走到哪
里，那份独特的味道和记忆总能带给
我无尽的力量与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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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学家袁枚在他别致的随
园，教人怎么做菜，怎么评菜，有时还
会边尝菜边唱颂诗文，其《随园食单》
冶雅俗于一炉。相比之下，母亲的

“随园”食单来得却很质朴，因为母亲
常说“今天不好吃什么，随便去后面
园子扯点什么菜吃了”，这就成了母
亲的“随园”食单。

母亲的“随园”食单，极其随缘。
农村每家每户后面大概都会有些空
地，要么圈起来做个花园，要么种菜，
要么就随它去，听凭自然。我家后院

就是这第三种，似乎只长杂草，连
野菜都不长。隔壁邻居种了许多
菜，吃不完，地里的菜，就让我们
这些邻居随便扯。母亲偶尔会去
邻居们的地里转一圈，看见什么
菜长得嫩，什么野菜刚出苗，什么
应季的菜才出第一茬，就掐什么
菜回来。母亲最喜欢掐刚出头的
白菜，小白菜叶子水灵灵的，一掐
就出好多水。一般这种才两个巴
掌那么大的小白菜，母亲会在阴
凉通风处放一个多星期，水分蒸
发了些后，再炒，真是香甜可口。
不过，这种白菜也不是每次都能

遇见，去晚了，叶子就老了，去早了，
白菜还没成形，所以，能否吃上好滋
味的菜，随机性很大。

“随园”食单有时也不是很“随
缘”。我们一家最爱吃的野菜是蒲公
英，可偏偏我们这一片的园子都不长
蒲公英。小姨家的园子倒是经常有，
于是母亲每次去小姨家就会带好几

袋蒲公英回来。母亲和小姨把园子
里的蒲公英掐干净后，母亲就会算着
日子，打电话给小姨问蒲公英长出来
没有，要是刚长出来，小姨有空就会
送过来。刚长出来的蒲公英放点盐
和姜丝，冲淡蒲公英的苦味，炒出来
清香脆爽，吃一口蒲公英再夹一口
饭，米饭的稻香和蒲公英的青草香混
在一起，实在美味。

“随园”食单每年都在增加新菜
品。地里的东西年年长的都不一样，
邻居们除了一两样经常种的菜，每年
都会种新的菜，各种各样的瓜，各种
各样的豆，各种各样的果子，多亏了
这些可爱的邻居们，我们家也常常吃
到很多新鲜的果蔬。这两年有邻居
在后面养起了鸡鸭鹅这三样家禽，家
畜的粪便让土更肥了，长出来的野菜
也多了。我们每餐有吃不完的饭菜
都会喂给这些小鸡小鸭小鹅们，它们
也越长越肥，长到一定时候，邻居就
会提一只给我们家送来。母亲炖好
后，也总会盛几碗给邻居送去。乡下
农家自己养的土鸡确实好吃，爆炒
后，放入生姜炖一个小时，出锅放点
盐，味道特别鲜美，鸡汤也非常香
甜。今年邻居在后面移栽了一棵好
大的枇杷树，这样母亲的食单又会多
一样菜品。

母亲的“随园”食单虽不及袁枚
的雅致，却更显生活的本质，那就是
在平凡岁月里，简单而质朴地生活，
在日常的琐碎里，平静而悠闲地品咂
一切。

情深如初
李晓娟

老家的房子一直空着，我只
是隔上一两周回去小住一次。
那天，我早早地驱车回老屋，刚
一进大门，两只小鸟嗖地从眼前
掠过，我呆住了。它们分明是从
房檐下用杂草、泥巴和羽毛混合
建成的旧巢里飞出的。顿时，一
种久违的感动油然而生。我断
定它们就是几个月前与我不辞
而别的那两只小燕子。也许是
我来得冒失惊扰了它们吧，落在
不远处房檐下的燕子，正不安地
看着我这个不速之客。我放了
些水和食物在窗台上，坐在屋里
等了好一会儿，两只小燕子一前
一后径直飞回窝里。此刻，它们
离开时的小小失落，烟消云散。
这小小的燕子终于在历经艰难
险阻后又回到这久违的故乡。

下午，我悠闲地坐在院子里
发呆，阳光洒在身上，温暖舒
适。脚步声传来，一个陌生的身
影踱进院里，我并不认识。他站
在那里只是微笑地看着我，不说
一句话。眼前那似曾相识的笑
容，不由得让我心里一动，童年
记忆里的那个少年仿佛出现在
我面前，我回过神来，这是我儿
时要好的伙伴。午后的阳光下，
他兴高采烈地问我小时候那本
抄满歌词的笔记本还在不在，我
好奇地问他是否还喜欢唱歌，时
间仿佛回到了那单纯又美好的
童年时光。后来，我们聊生活的
不易，聊工作的艰辛，聊远离家
乡的喧嚣与寂寥，聊过去的各自
离别，聊现在重逢在生命开始的
地方。

朋友离开后，留我一个人在
院子里，在夕阳的映衬下，我惊
喜地发现了几株嫩绿的小草，它
们正从砖与砖的缝隙间奋力探
出头，在微风中摇曳，好像在跟
我说：“好久不见。”我想，它们饱
受了风的洗礼，经历在时光中漫
长的等待，如今破土而出，为的
是展现出自己的生命魅力，我心
里不禁充满了感慨与感动。这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
强生灵，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
赠，历经悠长的沉寂与别离，于
此刻犹如久别重逢的老友，温暖
地与我相拥。

生命的循环往复就像一首
气势磅礴的交响乐，每一次的分
别与重逢，都是其中最动人的旋
律。远行归来的燕子，少小离家
老大回的旅人，还有风中摇曳的
小草，无不是这旋律中动人的音
符。


